


「吃豆腐」的體育課

陳思永

相對於妻內向寡言的個性，我是比較social的人，而且退休後常以筆耕為樂也以文會友。妻生病後，我全盤接收了她的二女中與台大植物系的同學與朋友，間或代妻出征她們的同學會，或成為同學們電文往來的筆友。美國馬利蘭大學的斯海文教授（Professor Heven Sze）是妻的大學同班同學之一，因為父親是外交官，她上大學時才回台灣，進入台大而與妻同班。這樣的背景意味著，海文的英語水準遠高於大學時的同學。斯教授除了在學術界出人頭地為母校爭光之外，也一直關心母系教務，畢業數十年來，當師友有事她都會主動關懷幫助，因此，海文早已成為同學們心目中的龍頭老大，實際上也是大家的聯絡中心。

台大母校從2016年起，開始在每年的三月，擇日為海內外的畢業校友舉辦「畢業五十年慶祝會」，今年三月我參加了我自己本屆的「畢業五十年慶祝會」，明年三月則輪到妻子他們那一班的五十周年。熱心的海文敦促同學盡可能參加，白首重聚，並且還希望大家回憶往事，為文記述，集結成冊後做為本班植物系的畢業五十年紀念。

作為妻的代理人兼筆友的身分，我今天收到海文用來「拋磚引玉」或「以身作則」而寫的一則往事記趣，抄錄如下：
Bot68: “You are my Sunshine”
斯海文 （回憶 台大•～ 1965）
6/17/2017


大學一、二年級要上體育課，女生和男生分開上課。天氣好時，大家都在體育館外面的操場上課。我們女生班大概都是理學院的同學，我記得有化學系的陳琦婉帶頭跑步。在同段時間也會看到一班男生在跑步，猜想也是理學院的，反正我都不認識。以當時「男女授受不親」的風氣，兩班人都彼此互不搭理。

有一天，下雨了，老師就把體育課移到體育館內。幾位體育老師想出一個點子：把匯聚到館內的幾班學生合起來跳土風舞，這想法不錯。在海外成長的我還習慣和不認得的人跳舞，牽手，反正跳跳蹦蹦也是運動。其中一個舞曲，是男生在內圈走，女生在外圈跟男生反方向而走。大家開開心心地隨著音樂又走又跳。等聽到音樂停了，大家就地止步，然後向右轉個身，變成一男一女相對面。我原以為接著又要開始跳舞，而對面的男生就是我的舞伴。但沒想到老師沒要我們跳舞，而是要我們對著自己面前的人開口唱這首想來大家都聽過的歌：
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

You make me happy, when skies are grey.

You'll never know dear, how much I love you.

Please don't take my sunshine away.


同學們都乖乖地唱起來。我卻發不出聲音，一句都唱不出來，感到非常難受尷尬。怎麼可能對一個完全不認得的男生唱那麼親密的歌？！ 為什麼其他同學唱得出口？！ 難道他們不在意？或不知道歌詞的意思嗎？那時我就希望課能快快結束，馬上逃回宿舍！

看完海文的回憶文，我略思之後，回以一則「老漢吃豆腐」的簡訊：
教授，
哎呀！我就是那個您不敢面對唱歌的「死男生」啊！
未久，海文寄來回電：
*:) happy*:)) laughing

I broke out laughing.   You made my day!


我沒再回，但心想著：It was you who really made my day!
2017. 07. 04
附註：

在海文提出的自問中，我認為除了海文之外，以當時台灣大學生的英文程度，大部份唱者應該只是如同鸚鵡學語，唱而不思其意。如果這首歌是配以中文翻譯歌詞而流行於台灣，或許會有更多的女同學拒唱；以不很熟練的外語唱情歌，其實就像隔靴搔癢—無感！ 
